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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祝 静艺 术

前年李政成找到我，说想做个古装戏，问

有什么合适的题材。我说既然是扬州市扬剧

研究所的创作，何妨考虑杜牧？可谈到杜牧，

人们想到的多是“赢得青楼薄幸名”的风流小

生，李政成则是老生应工。他再问时，我斗胆

道：“演个谢安吧。”

谢安出身名门、俊朗风雅，隐逸时，携妓东

山、游乐逍遥，出仕后，位极人臣、朝野钦服，奇

迹般的淝水之战，于他，也不过对弈之后，闲闲

散散一句“小儿辈，大破贼”。又岂止谢安？李

白诗曰“晋代衣冠成古丘”，《桃花扇》也道“谈

谐裙屐晋风流”，都是在追忆那逝去的时代。

令我念念不忘的晋朝，在《世说新语》里，这是

个崇尚性情、诚意、率真的朝代，一个热衷“审

美”的朝代，山水是美、园林是美，更令人痴迷

的审美对象，则是“人”。这便是我想写的：用

这部戏，绘写我们曾经有过并一直延续着的人

类的高贵与从容。

可是真难。

首先这不是一部爱情戏，从头到尾，毫无

我偏爱与擅长的男女之情。其次这是一部男

人戏、政治戏。封建时代的皇权争夺，要怎样

引发现今观众的共鸣呢？最难跨越的屏障还

在第三点：归根结底，这不是一部政治戏。

我也 写 过 不 少 着 力 于 故 事 情 节 的 舞 台

剧，努力梳理故事之来龙去脉。写多了，生出

些困惑，是否有另外的路径呢？我无法做出

回答，但有两句话，一直盘旋心中。一是在全

国青年剧作家研修班上，盛和煜先生授课时

提到“停下来写”，一是张弘先生在其著述《寻

不到的寻找》中说“情感是可以排列的”。我

好奇地在创作中试验与实践这

两句听上去有点费解的话。所

以，《衣冠风流》的四场戏，分

别 停 在 一 道 旨 、一 盘 棋 、一 壶

酒、一番哭祭上。我尽可能压

缩、简化情节、场景，而把人物

此刻之反应——内心的变化及

其外在表现尽可能放大、细化、

层次化，信赖、仰赖戏曲程式，

力图使看似“没事找事”之处，

恰恰成为最可彰显戏曲情趣之

处。譬如本剧写作中，最叫我

开心的“劝觞”。酒中有毒，欲

杀谢安，这两点，戏一开始，便

清清楚楚。要写的，是“怎么”毒杀谢安。事件

极简单，若往简单里写，三两句话也就行了。

在“停下来”的“点”上，设置回旋，所谓“几番番

放下这美酒又举杯”，则是编剧之责。举举放

放之间，褚太后内心不断挣扎，也在这举举放

放之间，谢安从无知走向真相。他们谈天伦之

乐、谈东山之游，闲逸亲善是真实的，潜藏的

杀心也是真实的。谢安之为谢安，正在于他

怎样对待这两方面的真实。他怡然、舒展、欢

悦又无奈、体谅、洞达。写到唱段“见太后奉

杯觞盈盈噙泪”时，我仿佛见到谢安蹙着眉尖

的微笑，等到李政成粉墨登场时，则是真的见

到了。

初稿时尚有诸多摇摆游移，修改时反复

自省：这个戏，写的不是政治，而是“人”。写

的不是一个人、一群人参与了怎样一桩军国

大事，而是他们尤其是他，怎样参与了这件事，

怎样以其独有的方式，安邦定国——这倒在其

次，更重要的，铺展生命，遗爱后人。先要有写

作者明确创作方向并向此方向行进，才能期待

受众明确感知并欣赏主创之用心，才能期待受

众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对人物的欣赏上。与这

种欣赏相比，我想，谢安能否说服桓温罢兵，或

许已不那么重要，他之价值、人之价值，在他白

衣白帽步入帐中之时，在他临江哭祭、泪下沾

襟之时，在他敢于用性命去守护大义、挽救朋

友之时，已实现了。倘若桓温不听，实无损于

谢安，又正因为他听从了，桓温方成英雄。

有朋友问我，这篇创作谈为什么名曰“一

洞花开蔷薇满”？我回答，这本是剧中一句唱

词，我喜欢极了，可囿于唱段布置与音乐上的

要求，忍痛删去。便借这篇短文，让它得到另

一种形式的留存。何况这 7 个字的烂漫芬芳，

也正似谢安的胸臆。

被誉为“扬剧王子”的李政成，俊秀、清朗、

挺拔，惹人喜爱。更加难得的是，在他那张真

诚、谦恭甚至带有孩子气的笑脸上，你几乎完

全看不到诸如梅花奖、白玉兰奖、文华表演奖、

全国劳模、江苏省人大代表、扬州市扬剧团团

长、扬州市文化艺术学校校长、扬州市文广新

局副局长这些荣誉、头衔所带来的自傲和困

扰的负担，他始终保持着期待学习和寻求生

长的目光。何以能够如此？如果你深入了

解，便会理解，在那目光的背后，有着一颗坚

定和执着的心。

是的，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且心怀着与

生命一样长久的梦想。他的心气儿极高，追求

自己的艺术能够超越时空；他的心志也净洁，

希冀扬剧艺术复兴而超越一己之利。正如他

在一首扬剧戏歌《绿杨清声》中所吐露的心声：

“我愿是运河岸翠柳萌春，我愿是大江上云帆

扬风。千年古城给我神韵，万根劲竹给我精

神。”他对扬剧艺术事业的深情化作了自己诗

样的人生，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的艺术已经形成扬剧艺术新的标杆

李政成从幼年客串扮演《蝶恋花》中少年毛

岸英而踏上扬剧舞台以来，历经 30 多年的磨

砺，已经成长为扬剧艺术的一棵挺拔的大树。

在李政成的艺术生涯中，不乏得天独厚的

优势与偶遇。比如，他出身于扬剧艺术世家，

天资聪慧，特别是他的母亲李开敏更是一位被

业内誉为“扬剧唱腔代表人物”、获得过全国

“金唱片奖”的杰出艺术家，家学给了他太好的

艺术滋养。再如，入戏校后，他与大部分同学

不同，他是以武戏开蒙的，而教武戏的恰是些

京剧武生高手，为他打下了极为扎实的基本

功。其中隗慧虎是当年厉家班的武生，曾向他

传授过学艺之道。又如，他后来在中国梅花奖

艺术团中偶遇裴艳玲这位京昆梆艺术大家，得

其认可与赏识而磕头拜师，技艺大进。

但是，对成就事业起了根本作用的，还是

李政成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比如，在艺术的

学习上，他不仅在学校里就是一位公认的“不

会偷懒的学生”，离开学校之后他更是从不停

止学习的步伐。又如，在艺术的实践上，他从

不放过任何一次演出与排演新戏的机会，让

表演技术纯熟的同时也领悟戏曲规律，使自

己在舞台上迅速成熟起来。再如，他也有过

因为武功见长而初进剧团时基本被归入了武

行与龙套，长期的文戏排演中根本分不到角

色而苦恼不堪，曾外出组建乐团从事流行艺

术，然而一旦当扬剧艺术召唤他时便会毅然

放弃高收入，投身于扬剧事业。当然也包括他

曾经遭受两次断过足大筋、一次腰椎骨折的沉

重打击，但这些也丝毫不能让他中断对艺术事

业的追求。

因此可以说，对李政成而言，无论是得天

独厚、执着追求、顺利抑或是挫折，都是他的财

富，都能转化为艺术成长的积累而从未形成艺

术生命中的断缺，这一切都对他的成功构成了

重要保证，并建立起了扬剧艺术新的标杆。这

基本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演唱。李政成的演唱已经达到了

当今扬剧生行的最高水平。他的嗓音条件好，

但演唱得更好。他的声音松弛、贯通，气息控

制很好，收放自如，颇具张力；他的咬字清晰，

字正腔圆；行腔中润腔技巧尤为丰富而细腻，

韵味浓厚；表现戏剧情感准确、深入，且体现出

较高的艺术品格和鲜明的时代气息，极为不

易。为了钻研声腔艺术，他曾收录过数以千计

的各地方剧种的经典唱段，反复聆听、揣摩、研

习，包括汲取现代声乐的养料。今天，他的演

唱终于大大改变了过去扬剧唱腔中女腔优于

男腔的基本状况，让人感到扬剧男腔也很好

听。不仅同样的唱腔由他来唱便显得格外好

听，而且也让以生行为主的剧目同样在唱腔上

使观众可以获得美的享受，十分了不起。

第二是表演。李政成以武戏打底、文戏立

身，以扬剧为根基，又向京剧、昆曲、梆子、越剧

等多种艺术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表演艺术。

我们从他所演出的一些剧目比如《挑滑车》、

《打金砖》、《夜奔》、《周瑜归天》、《野猪林》、

《单下山》、《女县令》……一大串名单，便可以

看出其所涉及在古今题材、文武行当、新老剧

目、表现风格、艺术手段上的极大丰富性。可

以说，丰富的艺术实践、广阔的艺术吸纳、全

面的艺术修养，使他对扬剧生行的表演艺术

作出了极大的丰富和气质上的提升。

第三是剧目。李政成在《挑滑车》、《夜

奔》、《野猪林》等京、昆外来剧目的移植搬演

上，不仅丰富了扬剧的剧目，也为扬剧的武生

戏确立起一个新的艺术高度。他在原创剧目

如《县长与老板》、《衣冠风流》、《不破之城》等

创作中，也成功地塑造了新的戏剧人物，增加了

可让扬剧在中国戏剧界占领一席地位、为本剧

种争光的剧目积累。李政成在剧目创作上是幸

运的，近一二十年来，于戏曲整体处于困顿的状

态下，扬州当地的文化氛围却很好，使他依然保

持了较高频率的剧目创造。他深知练

功、学戏必须要有长期扎实的模仿与重

复，而新剧目创作则完全不同，需要在把

握戏曲规律的前提下懂得如何获得创造

的自由，并作出独特的贡献。正因此，在

《衣冠风流》这部作品中，我们已经可喜

地看到，李政成不仅赋予作品以丰富的

表演艺术力，更对谢安这样一位既有家

国情怀也有人文个性的独特人物，演出

了一个魏晋风流文人的那种洒脱和儒

雅，成就了自己的代表作品。

他为扬剧艺术复兴开创了新天地

李政成以“扬剧王子”的特殊影响

与个人魅力，为复兴扬剧艺术作出了巨

大贡献，开创了一番新的天地。

他精心培育市场，带领全团长期坚

持演出，并以优质的演出维系着观众对

扬剧艺术的喜爱，追求着扬剧非遗的活

态传承方式。他更以扬州友好会馆的

定点演出为手段，来形成扬剧演出常态

化的社会文化氛围。

他 热 情 牵 手 同 业 内 外 ，奔 走 于 南

京、扬州、镇江、上海等地扬剧艺术界的

专业与业余、职业与非职业、院团与戏

校、院团与观众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关

切，共谋发展。

他倾力于基础建设，参与策划与推动了

“扬州戏曲园”工程的启动建设，全面展现集扬

剧艺术演出、教学、科研、交流、非遗传承和发

展于一体的新格局和新空间，前景喜人。

他还在培养接班人上下了极大的功夫。

在他的倡导下，近年戏校招收了 40 名扬剧学

生。他不仅狠抓教学管理，而且还动员优秀的

演员来为学生授课，并从全省范围聘请优秀的

艺术家来建设学校理想的教学阵容。也是在

他的努力下，他们又获得了与中国戏曲学院联

合办学的机会，已通过考试输入了一批学生进

入中国戏曲学院，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批扬剧专

业的大学本科生。

其实在我看来，树立艺术标杆和复兴扬剧

艺术这两部分本来就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且还

可以做得更为自觉。比如，把作为艺术标杆的

成就、一个时期中本剧种最好的艺术，更加理性

和自觉地普及为公共财富，这正是每一个剧种

发展最快和最佳的方法。京剧艺术的蓬勃兴

盛，就是因为它从诞生之际就不断地让自己的

艺术形成规范并迅速普及。因此，李政成表演

艺术的及时总结、研究，并形成规范与教材，正

属必要。

“扬剧王子”李政成以不断的挑战与超越

树立起了新的艺术标杆，又以宽广的胸怀与开

阔的视野复兴着扬剧艺术，而贯穿这两者的，

恰都是艺术的创新精神。这不免让我想起阿甲

先生晚年留下的遗愿：“中国戏曲要发展，不能

停留在对前人的模仿，要创造发展……我的愿

望是戏曲要与黑发长青，不能和白头偕老。”中

国戏曲是如此，而相对处于生长期的大部分地

方戏包括扬剧更应如此。衷心地祝愿在扬剧艺

术复兴发展的道路上，“扬剧王子”李政成的艺

术更加灿烂、辉煌！

季国平（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一个剧种的发展，最核心的就是要有戏，

这几年扬剧的发展与李政成有直接的关系。

李政成以他的努力在剧目创作、在他自身的表

演创作上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了扬剧

的希望。中国戏曲学院创办了首届扬剧本科

班，有了这些年轻人，扬剧才有希望。扬剧

《衣冠风流》的演出展示了李政成领衔主演新

创剧目的成就，也体现出扬剧艺术在传承发

展上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现在以出人、出

戏为关键引领当代扬剧的发展，而且是从扬

剧自身的特点、魅力入手，在学习借鉴中把自

身的特点放大，这一点做得是好的。

王绍军（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主任）：

我们连续两年招收扬剧专业学生，这是

一个非常少见的现象，由此可见对扬剧的重

视。一出戏可以救活一个剧种，一个优秀的

演员也能带领这个剧种走向新的时代。可

以说，今天的李政成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在迈

进，已经肩负起这个责任。

周育德（中国戏曲学院研究员）：

一个剧种能够存活，一是要有优秀的人

才领衔，二是有优秀的剧目做支撑。扬剧未

来怎么办？要有人把国家的非遗剧种真正传

承下去。为了培养人，扬州市政府出钱办学

校，扬剧班办得非常好，为什么？他们在全国

范围内邀请名师，不光是扬剧艺术家，还把好

多剧种艺术家都请来当老师，比如请裴艳玲

做他们的名誉校长，这个号召力有多大！

裴艳玲（中国文联副主席、京昆梆艺术大师）：

我跟李政成能够成为师徒关系，先得感

谢扬州市扬剧团，没有这个团我不认识他。

他底子好，有实力。这底子不是我给他的，

是人家先天就有的。扬剧有那么好的唱腔，

还有具有代表性的念白。扬剧别完全学京

剧、梆子，全学了就成为了“扬剧梆子”。必

须眼睛向下，找回扬剧原来那个模式。

崔伟（中国剧协秘书长）：

扬州在戏剧传承方面，戏、人、观众，传

统和现代，表演和文学等，结合得很紧密，有

战略的思维、战略的布局、战略的行动。扬剧

的传承发展离不开传统的深厚基础，但是任

何传统都不是一个凝固的东西，每一代演员都

往扬剧这盆水中注入新鲜的水，才会使它变成

浩瀚的大海。李政成的戏里，既有扬剧的传

统，同时又有一种专属于李政成的人物立体

感，他演得非常自信。以前扬剧家长里短的

很多，现在真正提升是在文化品格上。

赵忱（《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

我是专程为李政成赶过来的。我知道他

是好的，可是没有想到他这样好，我看他手眼

身法步，包括他高亢的以及温润的唱腔，非常

多样，可能是跟拜了裴艳玲为师有关。扬剧

一定是自己的扬剧，但是扬剧也要吸纳所有

当下发展很好的戏曲的精华，李政成是扬剧

的“王子”，但是你看得到李政成是吸收了很

多精华的李政成。我希望无论是在戏曲界还

是在音乐界，不要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打转，大

家一块打开心胸往外看。

王馗（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扬剧有独特的气质跟品质，扬剧《衣冠

风流》的演出让我看到两个关键词，也是让

扬剧走出来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国家

级非遗剧种”，另一个是节目单上写的“领

衔主演”。这个“领衔”意义在什么地方？

中国有活力的剧种现在起码有几十个，它

只要有活力，一定是有一批人在那里。但

是这一批人一定要有一个或者几个是与众

不同的。我觉得李政成就属于与众不同

的，是要引领这个剧种的方向，要走出地

域，走向全国，甚至要走向世界，使之变成

人类共享的遗产。

赓续华（《中国戏剧》主编）：

我把戏曲称作是方言的艺术腔调，扬州

的艺术腔调就是扬剧。李政成是非常棒的

文武生，扬剧就因为有了李政成，才有了新

的高度，所以李政成能走多远，扬剧就有多

高，能坚持多久，直接关系着扬剧的发展。

陈培仲（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衣冠风流》是一出严肃的新编历史剧，

剧中人物实有其人，描写了惊心动魄的政治

军事斗争。它语言典雅畅达，蕴含的信息耐

人寻味。李政成声情并茂的演唱，既感人肺

腑又悦人耳目。我再次为《衣冠风流》点赞，

为扬剧喝彩。

苏东花（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李政成作为扬剧领军人，还站在培养后

代的角度，把孩子们送到中国戏曲学院来培

养，这是一种21世纪的战略大视野。中国戏

曲学院多元素的戏曲氛围土壤，给了孩子们

横向借鉴、开阔视野的环境。李政成有舞台

上这些优秀的演员们，不断在唱腔和念白上

把自己剧种的特色传授给孩子们，为他们量

身打造更好的剧目。

周传家（北京联合大学教授）：

李政成是个非常全面、非常优秀的演

员。现在扬剧在一峰独秀、一览众山小的

前提下，如何继续吸收时代的营养，使扬剧

紧跟时代，提高其观赏性，不断开拓市场，

同时还要引进其他剧种的一些东西，甚至

搞一些嫁接，促进其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这

是剧种面临的问题。扬剧从来都是不保守

的，从来都是在不断地革新、不断地成熟。

《衣冠风流》应该是标志着扬剧一个发展阶

段的剧目，它是一个奇葩。

吴乾浩（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上世纪 50年代我在上海看过扬剧，现在

我又看到了扬剧的现状。我感觉扬剧有打

出去的可能，扬剧现在有一种扩张、一种往

前走的态势。但是扬剧要扩张、要前进、要

发展的话，首先要有精品，而且要有精品的

标杆。扬剧接地气，不能够单纯地往雅方面

发展，同时，扬剧也要有几套笔墨，能画大写

意，也能画工笔画。扬剧当中那些普通的白

口，里头包含了许多人民的智慧，我们不要

把这方面的传统给丢了。

谭志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我的题目叫《扬剧沿着〈鸿雁传书〉的路

走下去》。如果说《鸿雁传书》是扬剧一代

宗师高秀英创造的扬剧时代的话，在今天

看到李政成也在创造着扬剧的新时代。看

了李政成的演出，他身上非常漂亮，有昆剧

的东西，也有京剧的东西。了不起的是什

么？李政成化成了人物，化成了表演，真的

完全是扬剧。我觉得从今天来讲，文艺大

开放，多少外来的形式涌进来，所以要用一

种开放的心态来进行创作。

张关正（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扬州为扬剧的保护发展繁荣做了大量

的工作。应该说扬州的领导有远见，知道什

么是真货、是宝贝。《衣冠风流》这台戏再次

证明戏曲是角儿的艺术。一个剧种、一个剧

团能否活得下来、站得住，关键是看有没有

好角儿、有没有好戏、有没有一支高水平高

素质的队伍。所以，人才的培养是扬剧传承

发展的根本。希望新一代的学生无论在扬

州还是在北京，一定要爱扬剧、了解扬剧。

奎生（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我重点说这个演员李政成，我看他唱做

念都很好，就是没有打，但是我看出来他完

全可以打，他完全拿得起来。我希望李政成

应该向京剧艺术大师李少春看齐，把李少春

当成自己的目标。他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可

以把扬剧推向更大的区域。

颜全毅（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我觉得这个戏相当精彩。历史剧、文人

剧很多，写得非常正，《衣冠风流》这个戏达

到了一个“奇”的程度。南戏也好，传奇也

好，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趣”。戏曲毕竟不

是历史，能否在舞台上呈现出特别让人流连

忘返的情节来，故事和情趣共同构成了戏曲

创作的主体。

（根据现场录音速记整理）

心随朗月高 志与秋霜洁
——谈“扬剧王子”李政成的艺术贡献

汪人元

话扬剧 谈艺术 论发展
———国家级非遗剧种扬剧艺术研讨会专家发言摘登—国家级非遗剧种扬剧艺术研讨会专家发言摘登

李政成

一洞花开蔷薇满开蔷薇满
———扬剧—扬剧《《衣冠风流衣冠风流》》创作心得创作心得

罗 周


